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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热议韩东诗歌创作——

写给人世间的诗篇
□李晓晨

今年3月，韩东推出了他最新的一部诗集《奇
迹》，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收录了诗
人近几年创作的125首新作，满纸都是对生命、世
界与万物的感念，平静的语言下蕴藏着深邃的情
感，温暖而透彻。对韩东来说，从事文学创作40年
来，他在把握复杂经验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先锋精
神，以自己的实践拓宽了汉语写作的边界，其富有
使命感的探索，在见于诗歌文本的同时也见诸小
说、散文、杂论、剧本，从《韩东的诗》到《奇迹》，从
《在码头》到《交叉跑动》，从《扎根》到《知青变形
记》，从《爱与生》到《五万言》，其中可见一个作家
的精神轨迹和求索历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
样，几十年里，他一直坚持走在人迹罕至的偏远之
地，其创作从未止步，并愈趋丰富、恢弘，充满成熟
与坚韧的力量。

10月21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及《青春》杂志协办的“韩东诗歌创
作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
宇，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南京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项晓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
长张在健、副社长孙茜，作家、评论家何向阳、叶兆
言、苏童、张清华、林舟、何平、何言宏、朱燕玲、孙
基林、李小山、毛焰、黄小初、胡弦、小海、傅元峰、
何同彬、于奎潮、李黎等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江苏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丁捷主持。

他的诗歌启示人们如何面对现
代生活与现代经验

李敬泽说，作为韩东的同时代人，也作为同样
的文学中人，我们大家共同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进入新世纪，并在文学生涯的某些阶段受到
彼此的启发和影响。除诗歌以外，韩东还从事小说
创作，他不仅改变了小说的一些艺术观念，在提高
对复杂经验的把握能力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
用。李敬泽至今记得读到韩东的《同窗共读》等一
系列短篇小说时的感受，他认为韩东改变的不仅
是小说的艺术观念，还启发了人们对转型期复杂
经验的整理与表达。韩东的创作体现了一种不竭
的先锋精神，并提示人们去思考中国文学该如何
面对现代经验，如何面对现代生活。这种探索是值
得珍视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李敬泽说，“一代
人渐渐老去，韩东的创作有力地证明，在生命的不
同阶段都可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我们需要韩东
这样的艺术家，他总是走在人少的地方，而他的目
光总能有力地启发我们。”

汪兴国说，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为新
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韩东作为这个
流派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他的《有关大雁塔》《你
见过大海》等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进入到中国
当代文学史书写之中。此后他不仅创作了许多优
秀的诗歌作品，还推出了《爱与生》等长篇小说及
众多中短篇小说，跨界担任电影编剧和导演。无论
作为诗人、小说家，还是编剧，他的追求和实践都
体现了对于文学事业的热忱，通过对韩东多重身
份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先锋精神的文

学求索者的形象。
张在健表示，《奇迹》的出版不仅是基于韩东

本身具有的文学和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更是将
韩东的作品纳入凤凰诗歌出版中心的整体架构中
加以考虑。这个架构就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
新诗潮诗人进行一次重新梳理，以今天的视角来
检视新诗潮的成果，通过入选诗人及其作品，整体
勾画当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和版图。

于细微省察和冷峻表达中体现生之尊严与重
量——这个印在诗集腰封上的句子道出了《奇迹》
的风格之一种。何向阳认为，《奇迹》中有个关键
字——“看”，“看”的意象如此之多，如此动人，它
是一种强调，是对真实的追寻与肯定。韩东的诗中
有一种难得的绘画感和叙事性。众生在观看中得
以复活，当读者在“关注”在“看”，那便是一种爱的
行为，诗便成了爱的产物，而且这种“看”打通了人
与人之间的隔阂，这在诗歌中是非常珍贵的。

“‘看’来自观察者，也来自在场者。韩东总保持着
思想家的‘看’，一种绝对的冷静，绝对的观察者的
身份。”

“韩东的诗歌创作不是表演，更不是歌唱”，朱
燕玲说，他的个人化也并不表现为宣泄，诗人酷爱
细小的切口，重视个人经验。没有浮华的辞藻，没
有浓烈的情绪，表面的冷峻深处是对所有生命的
敬重，也温情，也沉重。这种人生的痛感是远离浪
漫主义的，是形而上的，是哲学的。从《有关大雁
塔》开始，韩东不仅以主张，更以诗歌实践拒绝装
饰，拒绝自我感动和伪装。读韩东的诗，随时能感
受到他对于语言的控制力和文字的纯粹干净。

同世界和解，在“诗与真”之间实现统一
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韩东自20世纪

80年代步入文坛，即以富有先锋性的诗歌写作和
“诗到语言为止”的观念引起关注。而在近年的写
作中，读者不难发现，虽然他的创作一直充盈着先
锋精神，但还是可以看到诗人与世界和解的一面，
亲朋挚友，时光的某个瞬间，甚至是一个触动人心
的场景，都成为其诗歌中无法被忽略的吉光片羽。

张清华认为，作为从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重
要诗人，韩东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诗人，在这
种方法论背后，可能隐藏着存在主义哲学。韩东是
反隐喻写作的代表，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当代诗歌
中诗学的范例，即在“诗与真”之间实现了统一。读
者读韩东的诗，不仅接受了一篇篇文本意义上的
诗歌，还深受他生命观和认知方法的影响。

小海认为，韩东让诗歌回到了生活。他把诗歌
拉回生活，不再俯视生活。诗人是人群中的一员，

他回到了基本的人性
和七情六欲，这是巨大
的扭转，接着他让语言
进入了诗歌，语言的方
式其实就是思考的方
式，他的“诗到语言为
止”，回到了一个诗人
的常识。对有的人来
说，他们抵达诗歌的方
式是诗歌修养和阅读
经验，但韩东的诗是基
于他自己的亲历性表
达出来的，里面有犹豫
不决，有自我怀疑，有
不确定性和笨拙的东
西，这里有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对文学持有的敬畏
和谦卑之心。

林舟说，自己对《奇迹》中以动物和悼念为主
题的部分格外感兴趣，在这两个单元里诗人书写
的主要主题是对生命的悲悯。诗歌的叙事性在韩
东的诗歌里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但就叙事而言，他
的诗歌好像一个闭环，可以说是因事而起、沿事而
发，最后无事而终，读者在诗歌中体会到的不是
事，而是情绪、情感，这也是他的诗歌可以反复阅
读的原因之所在。

孙基林从语言、生命、关系三个关键词出发谈
到，韩东的写作有海的开阔，山的高度。读《奇迹》，
自己更在意的是从“诗到语言为止”及至“语言到
诗为止”，很多人对“诗到语言为止”存在误解，不
是所有语言都可以成为诗，“诗到语言为止”本身
就含有诗的意味，无论走到何处都不能走到诗外。
韩东的诗歌中对生命和存在的阐释充满哲学意
义，说到底处理的都是各种关系。

在何平看来，韩东的诗歌起点和入口比较低，
但最后一刻往往具有特别的力量。他的诗歌是有
内在张力的、内在复杂性的，诗作《奇迹》中有一句
话其实可以代表他个人的诗歌生态和精神世界，

“面条确有面条的味道，人也有了人的样子，每颗
动物的心都因它安住在温热的身体里”。最后这几
句同整首诗前面的诗意产生了强大的反转，从而
构建了特别丰富和有力量的东西。“韩东同样也会
在诗中使用日常的词语，但他是回到个人词典中
去使用这些词，在使用中他进行了个人的处理，所
以他的诗歌是有个人的‘汉语词典’的。”

这也正如胡弦所提到的，韩东的诗很短小，语
言干净又丰富，但总体看下来又很大，“以小见大”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到了中年的后期，还能

提供一些诗歌写作的秘密和困惑，还在进化，这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讨论韩东的诗，若只看到《有关
大雁塔》，就忽略了韩东的进化。现在看来，韩东这
一代还在写，是值得研究的。”

何言宏在《奇迹》中看到了韩东观察主体的变
化，这也意味着韩东个人精神轨迹的变化。“他今
年刚好60岁，这一代人进入了秋天，秋天的苍茫
也都表现在韩东的新诗里了。他的创作能体现出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可能有感伤，有哀悼，但是
也可能更宽厚，更开阔了。”他还说道，谈韩东就不
能不谈“他们”，“他们”是一个诗歌群体，但也是当
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学流派，在这个意义上，韩东
和这一群人确实对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很多时候，诗人的气质比诗更重要”
参加研讨会的叶兆言、苏童、李小山、毛焰、黄

小初被称为“韩东亲友团”，他们与之是多年故交
益友，彼此间结下了特殊的情谊。1984年，韩东在
南京筹办纯文学民刊《他们》，从创刊到终刊，《他
们》断断续续地存在了近20年。当年，《他们》为一
群极具才华的青年作家提供了舞台，苏童、马原、
韩东、于坚、吕德安、小海、李冯、朱文等都在此列。

“他们”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平时书信往来，但不
常碰面，以南京为中心的骨干成员交流却非常频
繁、密切，然后影响至西安、成都、上海、济南、北
京，从而形成了清晰的诗歌地图。

叶兆言觉得，大家都要感谢上世纪80年代初
期的文学时代，他回忆到，那时自己和韩东的哥哥
一起参与了民间刊物《人间》的活动，自己当时还
从北京带回了好多刊物。“我和韩东有一个共同
点，都特别热爱写作，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做人不
俗，这也是从事文学、从事艺术的人最重要的一

点。韩东是对年轻人有影响的，年轻人如果向韩东
学，我觉得更多还是要学他为人的那种不俗，很多
时候，诗人的气质比诗更重要。”

苏童与韩东相识于1984年，那时候他可以背
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许多诗
歌。他认为在韩东的诗歌和小说中，修辞手段是被
简化的，甚至有些是完全放弃的，面对表现对象
时，韩东不依靠任何重武器，而是体现为“尖锐的
纤弱”。“韩东是干净的纯粹的，哪怕一张桌子，他
都希望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
是一种象征，大家有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的，但
都认为韩东的写作非常干净。”

对韩东来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参加关
于自己创作的研讨会，他说，我们这一代用现代汉
语写作的诗人，确实抵达了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创
作的一个“高峰”，这里的主语不是我，而是我们这
一代人。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现代汉语的成熟，
白话文到今天100多年，时间使得语言成熟，语
言必须成熟才可能使得写作成熟。二是世界意识
的确立，所谓世界意识就是“你在世界中，你已经
在世界中”，世界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不是中心意
识，也不是唯西方意识，而是自自然然地“在世界
中”。你是整体的一个局部，并不和整体发生冲
突，就诗歌而言，这两点是一代人能取得长足进步
的原因。

毕飞宇在作总结发言时说，对韩东个人而言，
这个研讨会也许没那么重要，但对江苏作协来说
这个会很重要。江苏是文学的沃土，也是诗歌的沃
土。韩东的文本和他的诗歌精神、诗歌美学以及他
作为诗人的个性气质，都非常独特。为了江苏文学
的未来，尤其是江苏诗歌的未来，要研究好这些重
要的诗人，充分探讨他们的价值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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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诗歌有过荣光时刻。抗战期间，穆旦以人
与诗对时代的双重切入，构筑的沉雄、峭拔的艺术
景观，成为诗坛翘楚；进入当代后，天津新诗依然不
容小觑，鲁藜、阿垅、芦甸、闵人等组构起堪称壮观
的抒情阵营；新时期之初，林希的爱情诗、白金的工
业诗或别致或老到，令人耳目一新；而后伊蕾性爱
书写支撑的躯体诗学，更引发了全国诗界的争论。
但在个人化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诗歌的边缘化，
天津诗坛也无奈地现出整体的黯淡，可喜的是在诗
坛空前的阵痛和颓势中，伊蕾、惠儿、王晓满等女性
诗人却相对平静超然，置身于消费性极强的文化氛
围中，仍能拒绝其精神掠夺，坚持创作，终于迎来新
世纪恢复元气的写作生态。在这近30年的诗歌流变
观察中，我结识了张建明清新、朴素而又优美的诗
篇，这里简单谈谈对建明诗歌的几点印象。

个性化题材的选择和超越性处理。建明的诗歌
是从地域与乡土起家的，并且逐渐实现了自我超
越。她很多诗歌从自然山川、历史文化和人文宗教
三个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形神兼备的“蓟州
地理志”。关于这一点甚至不用细读文本，只要浏览
一下诗的题目，如《东井域遗址》《独乐寺》《乡野公
园》《路遇前甘涧》《泃河岸》《连翘谷》等等，和书写
邓各庄的《开满大叶蜀葵的夏季多么妖娆》《生活在
邓各庄的我的爷爷们》《爷爷，奶奶说不耪完地不让
回家》等等，“蓟州味儿”十足。它们在语汇选择、语
言形态、意象创造方面，都烙印着或浓或淡的蓟州
痕迹。它们或者放眼风物民俗，或者凝眸水山地理，
或者流连宗教场域，一首首诗歌的互相碰撞与连
缀，使蓟州的影像立体、质感地还原在读者面前，它
至少可以为诗歌提供某种民俗学的文化价值。建明
诗歌没仅仅做“妙手丹青”，原态恢复蓟州的地理自
然与文化历史，而是在蓟州的眉目形体“绘形”之上，
努力凸显蓟州的血肉、骨骼，触摸、揭示蓟州人的灵
魂。即她总善于以“心灵总态度”，观照审美对象，使之
带着抒情主体的情思色泽。如“想到长城做好汉的，大
有人在/难逾越的，是心里那道城墙/远方不只在远
处/近处的远方更远//遥看了一眼烽火台/这个年代，
不需要用身体庇护一座城墙/我有些游移//面壁山
脊，一丛丛未见过的野花/是它勾住了我的眼”（《车到
长城，未果》）。在蓟州区北2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中，
明代蓟镇黄崖关长城隐现其间。这首写长城的诗，通
过主体介入的心灵抚摸，使之超越了民俗历史的表
象化画像，以长城为触媒，展开了有关生命、人心与
远方等抽象精神命题的思考，指认长城完全能够攀
登，心理中的障碍“长城”却无法逾越，远和近都是
相对存在，无意中包含了深邃辩证的思想启示，

“思”之品质入诗无疑提升了诗歌的精神层次。
再有“在老家被玉米和小麦喂养的/公主的脾

气，就像这个五月的洋槐子花儿/淡却了颜色/你们
不要难过，我掩起了我全部的刺”（《无法抵达的家
书》）。“我的弟弟作为你的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埋
葬你/妈妈，他把第一锨土撒在棺木上/扭头就走了。
剩下的我们嚎啕大哭……妈妈，你过完六十二岁之

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寻找我们了”（《我们一直都
在相互失去——致：母亲》）。本来和古典诗意密切
相连、适合乡愁生长的空间，死亡、疯癫、哭泣和刺
意象的运行，使诗歌显然不在雕塑乡土，而透过诸
多的质感画面与细节，触摸到了乡土苦涩而悲凉的
心灵内核。也就是说，心灵立场的介入，敦促诗人和
表现对象之间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结构形态，使诗人既
能以“兽”的姿态，匍匐在对象世界的地面，又能做超
离地面的飞翔之“鹰”。以心灵的超越，把握世界的真
相本质，地理志功能明显，更指向着心灵的空间，切入
了乡土之上人之命运的深层旋律。

建明诗歌具有很强的性别色彩，又充满性别之
外的丰富内涵，而且形成了半透明的浪漫而现代的
恰适抒情状态。女性离诗歌最近，体验的内视性、感
情的易动性、语言的流利性，和女性先在的直觉细
腻潜质、内倾情绪型的心理结构互动，注定女性在
诗歌创作上有先天的自足性。张建明大量的情爱诗
多为情绪推动的结果，像《一瞬间的念头占满一个
人的心》《花朵盛开的场面有些错乱》《我将干净的
目光交还给你》《野花花》等，写作它们时，诗人不一
定有强烈而明确的性别意识，其性别色彩或许是女
性属性自然流露的结果；可它们从感觉、心理、取象、
用语乃至语法都是极其女性化的，它们均可从性别
诗学的视角去认识。值得圈点的是她在性别色彩出
现的同时，又以具体操作淡化、超越了性别色彩，比
如随着阅历增加，抒情视域不断扩大，像《纪念碑》
《这一刻，请安静》《面对故乡 我长跪不起》，就都远
逸出自我范畴，能够和“自己的屋子”外的自然、历史
和更多的人之间进行精神对话，宣显着入世化的趋
向。建明诗歌思之品质的出现，增加了诗的澄明和
穿透力。

尤其是建明的诗以直抒胸臆和意象寄托结合，
创造了一种不过分晦涩也不过分外显、介乎隐藏与
表现自己之间的抒情状态。德国学者顾彬说，每当
我们对文明生活的复杂性感到厌倦的时候，就会向
往一种更“接近自然”或“淳朴”的生活方式。的确，
人在享受现代化的便捷和好处同时，也时常迷恋怀
想桃花源式的乡村文明。出于对故乡的复杂之爱，
建明的《第二首诗》《这是我自己的祖国》《打马归
来》等，通过诸多地方性意象的选择和组合，昭示出
诗人和乡土间无法分割的精神联系；而《梨花雪》更
抛除80年代女性诗歌惯用的自白式，注重技术性，
以直抒胸臆、意象暗示交错，将男女缠绵而美好的
青春心理戏剧演绎得温婉、和谐、形象而含蓄，绚烂
又清新，分寸感恰到好处。“第一朵雪，最先抵达我
的身体/上眉下眼，左心室/或者右心室/乳房大小，
半开半掩//过程漫长，你要耐住性子/容我一点一点

越过羞涩/你的目光是阳春的温/我的领地是十月的
暖//待第二朵雪第三朵雪落/千朵万朵满山满坡满
枝时/你可以说我妖娆//缠绕到我的深处去/来路缥
缈，归途恍惚”。诗似乎让人体会到一种古典的美与
禅意，形象、情感、思想的三位一体，相生相融，读后
无法不喜欢。也就是说，半透明的抒情方式启用，使
建明的诗充满朦胧的美感，但又不过分的隐晦。

建明诗歌具有感人肺腑的发生机制。建明不像
一些诗人“一年磨十剑”那样高产，更不会在自己的
感觉没有被触动时也无病呻吟地去“硬写”，她的诗
基本上是有感而发，在不吐不快时才会任诗情从命
泉里自然流出，并且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常常
一派天然，沿着她不藏拙、不化妆的艺术路线，你能
够径直走入诗人生命的深处。如以母女情深为主题
的作品浩如烟海，不容易出新，但是建明的《我们一
直都在相互失去》却独出心裁，硬是围绕生活中的

“疯子”母亲患癔症、不信任人、过早死去的一系列
场景、事件，和诗人从恐惧到躲避到怀念的心理流
程的捕捉，将母亲对孩子那种佑护、牵念和诗人的
虚荣、愧疚等复合的情绪，传达得满爆充实，直指人
心。“你说：‘我死了，你不要哭，会哭坏身体’/这是你
最清醒的时候说的最清醒的话/像一把匕首剥出我
的愧疚”，疯子癔症发作和短暂清醒的悖谬式的场
景，烙印着一个女儿怎样的沉重、绝望和爱啊。《生
活在邓各庄的我的爷爷们》虽然走笔朴素，五位爷
爷像豆荚里“豆子”的团结也十分美好，但是他们各
自的遭遇、结局和命运仍然让人感到生活的沉重无
奈，这不也正是日常生活的悲剧吗？有人说，只有从
心灵里流出的情感才会再度流向心灵，建明诗歌情
感的生成机制，决定了它先具有了一种引发读者共
鸣的可能，它虽然出自抒情主体个人，但却接通、契
合着人类群体的深层经验，所以能够牵动众多读者
最柔软的灵魂神经，这种对自我、心灵的张扬和忠
实守望，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是一个诗人必须坚
持的精神立场。

也许有人会说，如今后现代主义都已落伍，张
建明向后看的浪漫坚守，不是背时的选择吗？我不
这样认为。在文学创作的问题上，那种以为浪漫主义
必高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必高于浪漫主义、后现代
主义必高于现代主义的线性的进化论逻辑是靠不住
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会平面化，现实主义文本也
能够冲击先锋的制高点，所以不要看哪种主义，而要
看文本的好坏。不错，你可以说张建明的某些诗歌有
时情绪抒发过满，跳跃力不够，余味不足，思之成分尚
有深厚化的空间；但她对个人化诗意的构筑，对美与秩
序的寻找，对浪漫和意义的守望，都给人留下了绵长的
启示与回味，张建明，是一位值得认真研讨的诗人。

马淑琴的新作《母亲是一条河》（团结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是一
部荡涤灵魂的诗集。在浮华时代读到这样悠远宏阔和闪烁着人性光芒
的雅洁作品，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

诗集共63首，分为“源头风景”“山峡畅想”“下游情歌”“母亲情思”
“山河如梦”五部分。开启书页，映入眼帘的是一行行博大宏伟、情感充
沛、自然清新的文字，细细品读，远古携着雄风向我们扑面而来，京西美
丽的山水尽情放歌，印入脑海的是如梦如幻的场景和片断。每一行诗句、
每一帧画面，都表达了诗人对永定河的文明探访，对故乡的真挚情感和对
母亲的崇高敬意。

永定河在历史上流淌了300万年，流经门头沟百余公里，灿烂文化
源远流长，刻录下述不尽的美丽传说，是门头沟地区文化的精髓和灵
魂。马淑琴是一位在永定河边生长的永定河女儿，对故乡既往情深，对
她而言，这是一条亲情之河、生命之河。诗歌以饱满的感情、高尚的情
趣、纯朴而富有激情的笔触，结合历史文化的文明脉络和自身经历，用
优美的诗章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为母亲河立传，既有个人和家庭细微
生命感受，也有对历史和社会的宏大抒怀，广博高深，载入永定河史册。

母亲、母爱，是文学和艺术作品的重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诗作将个
人经历与久远文化交织融合，将自然景物和历史人物放诸于中华民族
苦难辉煌的宏大历史背景中，从“源头风景”开篇第一首《一朵浪花的回
眸》，我们就感受到了诗歌的气势磅礴：“我是你今生的一朵浪花/沿着
你的印迹逆流而上/以300万年的回眸/追溯 超赶前世/河的子孙寻宗
认祖……”再到“母亲情思”的“300万年的行程/到底有多远/680公里的
距离究竟有多长/母亲的大河啊/奔腾入海的那条水流是你吗/273条支
流的汇入/汇成母亲的气魄/使你的一生放弃了自我……”永定河！母亲
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她爱着的天地、流程与地域、每一寸光阴、每
一个生灵，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和气魄。作品以母亲河为背景，折射中
华民族、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结构浑然一体，成就了母亲河非凡的世纪
史诗，从文史结合上，填补了北京永定河文化的空白。母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咏不尽的
诗歌。马淑琴从小就被喂养在母亲的故事里：“一乘花轿/沿着那条古道走了/一头毛驴儿/
顺着那条古道来了/母亲的苇甸/我生命中神秘的港湾/我是你女儿的女儿/芦苇般茂密的
血管里/汩汩流淌你的血液/像你的名字一样鲜翠/续着血缘的记忆/永远不会枯干……”作
者以赤诚之心，写出了真爱的博大和美好。这里的“母亲”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代表着在
家国苦难中，磨砺出神圣光辉的那一代优秀女性，她们勤劳、善良、谦让、大度、明理担当、胸
襟博大，这种崇高品质和思想境界，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坚韧精神的缩影。

品读“山峡畅想”“下游情歌”两部分的33首诗，顿感诗作雄浑大气、灵动跳跃，犹如色
彩斑斓的画作，呈现自然之美。“是那条河的野马群/用三百万年的时光/奔腾 冲撞/杀出的
一条水路/还是密不透风的大山/为一支生命的劲旅/故意闪身/让出一条神秘的沟谷/叙写
大野洪荒的/山河共舞……”这是对永定河远古的追溯，穿越山川荒原，千回百转，最终汇聚
成景象万千的母亲河。

马淑琴的诗因含蓄与灵空而耐人寻味。“母亲情思”和“山河如梦”的17首诗，犹如一幅
幅历史画卷、一首首故乡赞歌、一片片儿女深情，用语言描摹，影像重现，寓意寄托，深层再
现了永定河流域各种时代妙趣横生的景象。如《水性的父亲》《元宵节的月亮》《记忆长成了
一条河》《祈盼这个春天更像春天》等，这些诗情感真挚，自然流畅，铿锵入韵，这也是马淑琴
对诗歌神圣与美的坚守——“靠对母亲河真挚深厚的情感，靠沉潜的生命感受与新鲜感觉
的相融去提升感性与直觉，实现语言、意象与情感、精神内蕴的默契，实现灵魂对于一条河
的诗意表达，也是诗意抒写一条河的灵魂。”

事实上，有文学底蕴的作家很少是单一化写手。马淑琴多次参加国家和省市重大活动
的采风创作，已著有诗集《放歌京西》《山月》《不朽的风景》《炊烟扶摇》《马淑琴诗选》和散文
集《书琴散文》。透过《母亲是一条河》，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生命的温度，那既是源头风景的
历史再现，又是故乡儿女的责任担当。马淑琴是倾心抒怀的诗人，写作也就成了她慰藉灵魂
的最高奖赏。

《母亲是一条河》点睛而出，让我们对大爱无边的“母亲”有了更多深沉的理解和回味，
进而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尽火传、走向复兴的精神之根与活力之源。

浪漫坚守中的精神超越
——张建明诗歌印象 □罗振亚


